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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宰相老师

公元 1269年八月，宋度宗下
诏：号召襄樊前线将士努力御敌，
特拨款二百万给予犒劳。公元
1270年四月，皇上任命文天祥为
崇政殿说书（负责为皇帝伴读并
提供讲解，官阶高者为侍读，官阶
低者为说书）。八月，宰相贾似道
以患病为由请辞，皇上不允，再三
挽留，并以“师相”相称——尊称
其为“宰相老师”。

657.丧钟敲响

公元 1273 年二月，南宋襄阳
守将吕文焕投降元军，至此，为时
六年的襄阳保卫战以失败告终。
南宋王朝门户大开，灭亡的钟声
敲响。可悲的是，宰相贾似道直
到三月才将此消息报告给沉迷于
声色的宋度宗赵禥，不少大臣对
襄阳失守也将信将疑。公元1274
年七月，宋度宗在杭州病故，享年
37岁。遗诏3岁的太子赵显（宋
恭宗）继位。

658.鄂州失守

公元 1274 年七月，3 岁的小
皇帝宋恭宗在风雨飘摇中登上皇
位，皇太后谢氏垂帘听政，仍然重
用宰相贾似道。此时，元兵全方
位向江南推进。同年十二月，南
宋降将吕文焕率元军攻破鄂州

（今湖北武汉），城破后欲杀不屈
服之宋官，元朝宰相伯颜制止说：

“义士也，释之。”此后，江南诸城
多不战而降。

659.贾相被杀

公元 1275年二月，南宋宰相
派宋京前往元军前线指挥部谈
判，愿称臣并缴纳岁贡，此时蒙古
人已下定决心要灭亡南宋，因而
拒绝谈判。此时，建康都统（南京
警备区司令）翁福开城迎接元
兵。消息传来，首都杭州城内大
乱，百姓纷纷出逃。在众臣声讨
之下，宋恭宗只好罢免宰相贾似
道，同年九月，贾似道在押往贬地
途中被杀。

660.屈膝求和

公元 1275年十月，休整后的
元兵从南京出发，直奔南宋首都
杭州，常州、抚州相继失守。眼看
元兵马上兵临城下，宋恭宗遣大
臣柳岳前往元兵营中谈判，请求
退兵，重修旧好，遭拒。公元1276
年正月，礼部侍郎陆秀夫奉诏与
元人谈判，南宋甘愿低一辈称侄
纳贡，遭元人强硬拒绝；又甘愿再
低一辈称侄孙纳贡，仍遭元人拒
绝。

（老白）

二叔叫德祐，高中毕业，上世纪50年代
在村里可是个文化人，人也长得好，白净、
高大，人见人爱，特别是那些十七八岁的姑
娘们，都爱跟二叔说话。本来大队会计当
得好好的，忽一日，二叔却要到平顶山当矿
工去了，也就是下窑挖煤。

“疯了！吃迷魂药了？”爹是大哥，长兄
如父，对着二叔吼。

“他二叔，你再好好想想，爹娘不在了，
你哥也是对你好。去干那活真不是玩哩！”
娘是大嫂，绵声细语地劝。

二叔给爹娘鞠了一个躬，说：“大哥，大
嫂，俺决定了，就要到平顶山当矿工挖煤去，
以后不管啥样，都不埋怨哥嫂！”说完，又鞠
了一个躬，就扛着包袱走出了院门。

爹坐着没动，嘴上却说：“你不听话，就
别回来，只当没这个家！”娘朝爹的背捶了一
拳说：“他爹，你就别说了。为国家挖煤哩，
也是光荣事。”

“别给我说那大话，我也知道光荣，可没
有他，国家还是国家，平顶山还是平顶山，煤
也照样挖出来。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咋
给爹娘交代？”爹还是忍不住吼，吼着又跟出
来了，声音铜钟一样，“德祐——德祐——你
等着，你嫂子连夜给你做的布鞋拿着，穿着
不磨脚，得劲！”

有一天，大队的新会计兔子一样跑来
了，对爹说：“德宝叔，俺德祐叔的矿上来电
话了，叫您去接。”

爹一屁股蹲在地上，娘去搀，他咧着嘴说：
“不中，不中了。”娘说：“你净说胡话，啥不中
了？”爹说：“矿上来电话了……”话没说完，却
跳起来，往大队部窜，像突然长了翅膀。

等新会计和娘喘着气跑到时，他却给了
新会计一拳说：“你娘个脚，也不问清楚，差
点把俺的尿都吓出来了。嘿嘿，你德祐叔评
上劳模了，叫你婶俺俩也去平顶山哩！”

二叔回了一趟家，村里人都知道啥是
“煤黑子”了，连娘都说：“他叔，你不会好好
洗洗？”

二叔说：“嫂子，再洗也不中，就这样了，
长肉里了。人家咋叫都中，俺都习惯了。”

爹说：“人黑了，心可不黑，德祐是国家
的煤矿工人，挖煤可不是为自个哩！”娘就
笑爹：“去一趟平顶山，还真拽上了？”爹说：

“哪儿拽了？没有拽，是实话。你说说，没
有咱兄弟这样的人挖煤，真不中哩！”

喝罢汤，娘和爹就给二叔说着明天相
亲的事，爹说：“我想着肯定中，咱兄弟可是
正式工人。”娘也说：“肯定中！”

可一连相了五个，也没成，人家小妮
说：“听说你还是矿上劳模哩，不会调到上

面来，不挖煤不中？”二叔说：“那会中？我
是队长哩，那会中？不中！”

爹吧嗒着烟不说话，娘捣了二叔一指
头说：“他叔，你不会说中？”二叔说：“嫂子，
不中就是不中，俺不会说瞎话！打一辈子
光棍，也该了！”

“胡扯淡！你敢打光棍，哥都不依！我
就不信俺‘煤黑子’找不着个暖脚哩！”爹把
烟袋锅磕得咚咚响。

二叔是三十岁时把二婶娶回家的，不
过二婶却是二婚的。她的男人也是二叔矿
上的兄弟，被埋在了塌下的煤里，再没有醒
来。二婶带着一个娃跟了二叔。

爹娘看着一家三口回来，面子上都是
喜欢的，背地里却问二叔：“真要结婚？”

“大哥，嫂子，真哩。俺不会说瞎话。
俺一辈子就是这个煤黑子了。”

爹娘就没有再说啥，就在村里给他们
举办了一个婚礼，亲友们都来贺喜，都说

“煤黑子”终于结婚了。
（赵大民）

点通传奇教育点通传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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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单位发放工资，都是直接打
在存折或银行卡上，所以就有了与工行结缘
的机会。原本如我一般工薪阶层，既不买房
也无买车的需求，没有多少余钱，也不从银行

贷款，自然跟银行的交集少之又少，然而在与
工行交往的过程中，却让我感觉十分温暖。

最初由于我工资卡上的名字与身份证上
的名字不符，工行方面提醒要修正过来，否则
以后会很麻烦。原本以为很简单的事情，解
决起来却并非易事，但工行方面却不厌其烦，
尽力提供帮助。记得当时是一位胖胖的女士
帮忙的，自始至终她都面带微笑，没有一点厌
烦。果然，后来到银行办业务，不管是在哪家
银行，相关资料上的名字必须与身份证上的

名字一致。
再后来，由于我不知道的原因，单位工资

发放改为另一家银行，但我与工行的交往却
在继续着，因为工行给我家一般的感觉。有
时候，办理业务的人很多，需要等待的时间很
长，难免心情欠佳。这时候，工作人员就走过
来了，为我的水杯续水，又贴心地拿过一本杂
志：“看会儿书，很快就轮到了，不着急。”

有一次，在工行办完业务，走得匆忙，将
身份证落下了。后来仔细回忆，会不会落在

银行了？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了工行，还好
没有下班，上午办业务的那位工作人员还
在。由于去的次数多了，她一眼就认出我
来，连忙站起来，给我打招呼：“您上午走得
匆忙，喊你好几声都没有听见，打您电话也
没接。我就换班专门等着你。这是您的身
份证，请收好。”当时我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
好。这样的服务态度与质量，银行怎么能不
做大做强呢？祝愿工行越来越好！

（刘勤）

二叔

建市60周年文学创作大赛作品选登

父亲很偏心！这种印象在我幼小的心
灵里就根深蒂固了。

从小到大，我总是捡哥哥的旧衣服穿。
一个丫头穿着哥哥又旧又大的衣服，心里总
是很别扭。放学的时候，我总是磨磨蹭蹭地
走在最后，生怕被哪个小伙伴逮住，讥笑我
是假小子。

哥哥是个瘸子，比我大五岁。我虽是个
姑娘家，但学习很用功，每次考试都拿第
一。按理说，父亲疼爱的应该是我。为此，
我总是很不服气，总认为父亲偏心。有一次
过年的时候，父亲又给哥哥添置了新衣，而
我却一无所有。我终于忍无可忍，冲着父亲
大喊：“你偏心！我真不明白，他一个瘸子，
穿得再好又能怎么样！”父亲怒不可遏，扬手
给了我一个脆生生的耳光。我不屈地昂着
头，仿佛是一只被激怒的小狮子，朝着父亲
大声咆哮：“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你打呀！干
脆打死我算啦！”父亲气得脸色煞白，再次扬
起手，却被母亲拉住了……

从那天开始，我心里越来越憎恨这个
家，我刻苦学习，想通过考上大学远离这个
家。而哥哥只上了几年学，就辍学在家了，
要知道他的学习成绩一向都是挺好的。可
是我并没有替他感到惋惜，相反，我心里有
一丝快意。都怪你自己命不好，谁叫你是个
瘸子？

如我所愿，高中毕业我考取了医学院，
毕业后分配到县城的一家医院。两年后，我
谈了男朋友，我们商量着在城里买房结婚。
男友的老家也在乡下，家里也不宽裕，我贷
了一部分款，房款还是没能凑够。我希望家
里能补贴一部分，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父亲
的时候，他一口回绝了：“家里留的钱还要给
你哥讨媳妇呢！你买房的事自个想办法
吧！钱不够，房子就别买这么大！”不通情理

的父亲彻底让我寒了心。后来哥哥终于说
妥了一门亲事，是邻村一个很老实的姑娘。
父亲拿出几万块钱，风风光光地为他们办了
婚事。

我们东挪西借，好不容易才凑足了房
费。结婚以后，我就很少回娘家。前几天父
亲六十大寿，母亲打电话来，我说单位忙脱
不开身，可能回不了家了。母亲很失望地
挂了电话。老公说，父亲生日也不回家，说
不过去。好说歹说把我拉回了家。父亲似
乎很高兴，哼着小曲忙里忙外。我掏出200
元钱，让他们自己买些东西。父亲推辞着
不要，说：“你们也不宽裕，还是留着自个用
吧！”我不冷不热地说：“是啊！结婚时啥都
没有，我们一点点置办，差不多跟我哥家一
样全了。”父亲听出我话中有话，便不再言

语了，一整天都没有听到他走调的小曲。
晚上，我跟母亲睡一床。母亲说：“丫

头，以后别这么说你爸，你爸今天气得抹眼
泪了！”我小声嘀咕：“谁叫他偏心！”母亲问
我：“丫头，你知道你哥的腿是怎么瘸的
吗？”我摇摇头。母亲说：“你很小的时候，
有一次你爸带着你和你哥坐着拖拉机去赶
集，车到半路发生侧翻，就在拖拉机滚下沟
的瞬间，你爸本能地抱起你，跳出了车厢。
等他回头再找你哥哥的时候，你哥哥的腿
已经压在了车轮下。后来你哥哥被送到医
院抢救，虽然性命保住了，但还是落下了终
身残疾。你爸一直很愧疚，他没能同时保护
你们。他又不愿意让我告诉你真相，怕你背
上太多的心理负担……”

我愣住了，泪水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偏心”的父亲
□陈洪娟（江苏启东）

细节暖心


